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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导读】

纵横学之无上经典，谋略家之第一范本。唐宋以来，有

两本书历来作为领导者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为有政绩、

有业绩的君臣将相所悉知，一本是从正面讲谋略的《资治通

鉴》；一本是从反面讲谋略的《反经》。对于前一本书，统治

者不但学习、运用，而且不断地宣传出版；对于后一本书，

统治者往往只用不说，避而不谈。实际上，就从事领导工作

的人来说，《反经》在某种意义上比《资治通鉴》更具实用

价值。

《反经》的作者赵蕤是唐代人，字大宾，四川籍，据史

籍云，赵蕤“博学韬钤，长于经世，夫妇皆有隐操。开元中

召之不赴。有长短要术，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

他站在万物正反相生这一哲学的大原则上，从另一角度考究

历史上的人和事，看到历代统治者依据兴衰成败的史实而总

结制定的治国安邦之法规，无论其多么完善严密，终究不能

避免实施过程中的负作用。作者用心良苦，以精辟独到的立

论，丰富深刻的历史事例，提醒当政者在制定、实施任何一

项法规时，不要忘记历史的反弹。

《反经》又名《长短经》，它的整体框架以谋略为经，历

史为纬，交错纵横，蔚然成章。作者打破时空界限，从宏观

上鸟瞰了上至尧舜、下至隋唐的历史全貌，围绕权谋政变和

知人善任这两个重心，时而引经据典，雄辩滔滔；时而运筹

帷幄，驰骋沙场；时而审时度势，策划于密室；时而纵横捭

搁，游说于诸侯。既有五侯争霸的刀光剑影和百子争锋的场

面，又有三国割据的金戈铁马，斗智斗勇。奇谋叠出，电击

雷鸣。铺述历史，或则白描淡线，或则浓墨重彩。有理论上

—猿—



的探讨，有策略上的权衡，有人物的品评，有得失的反思。

因此可以说，《反经》既是对唐以前历史的多角度、全方位

的审视，也是历代政治创意与谋略之集成。《反经》付印后，

乾隆皇帝亲自题诗云：驞县创为救弊论，爱憎殴业匠和函。
向时虽类纵横说，忧耒原归理道谈。宋刊弃自教忠堂，通变

称经曰短长。比及乱时思治乱，不如平日慎行王。

《四库全书》总编纂清代大学者经晓岚称“此书是因时

制动的事功之学，大旨主于实用”。

傅增湘藏有此书。

【名家导引】

傅增湘（员愿苑圆原员怨缘园），字沅叔，或署书潜，晚号藏园
居士，四川江安人。傅增湘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曾任教

育界多种要职。傅增湘藏书处名“双鉴楼”，以后又将北京

的新宅帝命名“藏园”。他从父祖辈继承了一些藏书，不过

除一部元刊本《资治通鉴》外，都是较普通的版本。傅增湘

自辛亥革命后开始了他源园年的书堆生涯，大约在员怨圆员年以
后，便已成为京津首屈一指的大藏书家。“双鉴楼”最突出

的收藏，是为数颇多的宋本，员怨圆怨年编印的《双鉴楼善本
书目》中，宋本书多达员愿园余部，比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
还多，平均每年新收 员园部，近代藏书家中没有第二人能与
之相颉颃。员怨猿源年，他以员万余元买到的宋刊《周易本义》
员源卷，算是历来古书的空前高价。傅增湘自己也承认，即
使如明代王世贞卖一田庄、买一汉书的故事，都难与他此次

的豪举相比。员怨源苑年，傅增湘以藏园群书中的猿苑猿部、约源
猿园园册，捐赠给国立北平图书馆，估计价值在 猿亿元以上，
政府则拨发源园园园万元作为象征性的奖金。员怨缘园年他逝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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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长子傅忠谟又先后将藏园遗书中的 源愿园部，约猿缘园园册
“无条件”地再捐给北京图书馆。双鉴楼宋元本的美富，固

然睥睨一时，而傅增湘校读的精勤，也是一代之冠。他是民

国后校勘古书最多的人，平生所校的书在员园园园部以上。傅
增湘对校勘有两点特别的看法：第一是重视而不迷信古本；

第二是重视而不迷信前人。傅增湘编撰有《双鉴楼善本书

目》、《双鉴楼藏书续记》、《藏园群书题记》。他逝世后其门

生韩敏修搜辑《藏园老人遗稿》猿卷油印行世。

—缘—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卷 二

臣行第十

【原文】

夫人臣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

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

圣臣也。

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

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大臣也。

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

此者，忠臣也。

［或问袁子曰：“故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对曰：“可

谓直士，忠则吾不知。何者？夫为人臣，见主失道，指其非

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也。故司空陈群则不然，其

谈语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而不知，君子谓陈群

于是乎长者。此为忠矣。］

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

福，君终已无忧，如此者，智臣也。

依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食饮节俭，如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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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臣也。

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

如此者，直臣也。

是谓六正。

［桓范《世要论》曰：“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

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朴呆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

臣有犯难以为上，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以忠乎？

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祸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从仄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

乎？

臣有孤特而执节，介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

此七恕者，皆所以进善也。”］

【译文】

当官的，如果能在天下大事还处在萌芽阶段，没有形成

规模的时候，局势的兆头还没有显现的时候，就已经洞烛机

先，独具慧眼，知道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存亡、得

失的关键都事先看得到，把握得住。在大火燃烧起来之前就

能预先防止，使他的主子超然独立，永远站在光荣伟大的一

面。能够具有这种才能、境界的大臣，堪称第一流的官吏，

王者之师。这种大臣便是圣臣。

其次可称作好官的是谦虚谨慎、尽心竭力为人主办事，

经常思索好的治国之道向人主建议，勉励君王恪守礼仪、勤

政爱民；劝说君王眼光远大，胸怀大志，使其英明正确的地

方更英明、更正确；对其不良的作风，有害的习惯千方百计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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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纠正、挽救，能做到这些的，就是大臣。

能称得上忠臣的，必须做到为国家办事早起晚睡，废寝

忘食，同时要终生不懈地举贤荐能，为国家推荐、选拔人

才，还要博学多识，精通历史，经常引证历史经验启发激励

人主。能做到这些的才忠臣。

［有人问魏明帝时的楚郡太守袁安：“已故的内务大臣杨

阜，难道不是忠臣吗？”袁安回答道：“像杨阜这样的臣子只

能称‘直士’，算不得忠臣。为什么说他只是一‘直士’呢？

因为作为臣子，如果发现人主的行为有不合规矩的地方，当

着众人的面指出他的错误，使君王的过失传扬天下，只不过

给自己捞了个梗直之士的名声，但这不是忠臣的应有的做

法。已故的司空陈群就不是这样，他的学问、人品样样都

好，他和中央机关的高级官员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讲人

主的错误，只是几十次地送奏章给皇帝，指出哪些事做错

了，哪个缺点必须改，有批评，有建议，而同僚们却都不知

道他写过奏折。陈群向人主提了意见而不自我标榜，所以后

世的人都尊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这才是真正的忠

臣。”］

深谋远虑，明察秋毫，清楚成功、失败的机枢在哪里，

并能事先预防，采取补救的办法，堵塞某一国策实施的漏

洞，把可能导致失败、动乱的因素提前消灭了，转祸为福，

转危为安，使人主自始至终不必忧虑。能这样做的是智臣。

奉公守法，以身作则，忠于职守，勇于负责，为民众出

了力、办了事不接受贺礼，清正廉洁，勤俭朴素。能这样做

的是贞臣。

当皇帝昏庸、国家离乱的时候，对上不拍马屁，不阿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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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承，而且敢冒犯昏君的龙颜，在群臣唯唯诺诺的时候，敢

当面指出昏君的过错。能这样做的，就叫做直臣。

这是六种类型的正面官员———“正臣”。

［南北朝的桓范在他写的《世要论》中说：“有些官员不

善言辞，说出来的话不好听，而当领导的却要注意，这个官

吏虽然嘴笨，但他是个内秀的人，有一肚子锦囊妙计。如果

当领导的只因他秃嘴笨舌，说话刺耳，就处处看不顺眼，冷

落疏远他，他的才干就得不到发挥了。对这样的官吏，能不

体察到他的心直口讷，而不加以宽容吗？

“有的官员相貌憨厚土气，说话吭吭巴巴，其貌不扬，

不修边幅，可是脑子好使得很，聪慧敏锐，能发现、想到被

别人忽略的问题。对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应当为了他本

质上淳朴、聪敏的优点而宽容他外表鄙陋的不足吗？

“有的官员是临危受命，冒险犯难，是能担当拨乱反正

大任的天才，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可以忍受一切诽

谤屈辱。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应当为了他的忠心为

国而信任、重用他，原谅他的小节吗？

“有的官员公正廉明，为了长远利益，为了国家大局与

大多数人的意见、利益发生了冲突；或者为了捍卫法律的威

严而大义灭亲，牺牲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对于这样的官员，

当领导的应当看到其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可贵，给予支持

保护。

“有的官员个性倔强，道德标准很高，要想让他委屈求

全，违反他的人格标准去迎合某一种意见，屈从某一种局

势，他死也不干。可是在现实中，这种人往往被当作傻子。

还有的官员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如果让他阿谀世俗做

—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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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个人可以名利双收，但这件事将给社会带来祸患，

那他宁可不要这个名，也不做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这种

人也往往被当作傻子。对于这些高风亮节，品格高尚的官

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特别加以理解、重用吗？

“有些官员在基层工作，地位不高，没有名气，路子也

窄，但是爱动脑筋，有见地，能向上级领导提出很好的意

见。虽然位卑人微，但敢越级反映情况，讨论国事。对于这

种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体察到他们忠心为国之难能可贵

吗？

“有的官员个性孤僻，作风特殊，但他保持着与众不同、

超然独立的节操，这就很容易招来诽谤。当领导的应当明白

这种人有着特殊的品操、才能，并加以原谅、宽容。

“这七种善于理解、体谅、保护官吏的做法，是当领导

必须具备的，否则就得不到前面所说的六种好官员。”］

【原文】

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

具臣也。

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

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后害，

如此者，谀臣也。

中实险騰，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
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

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于朝

廷，如此者，谗臣也。

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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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

谄主以佞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

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

亡国之臣也。

是谓六邪。

［桓范《世要论》曰：“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

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乎？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不虑之以奸乎？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托公而实挟私，可不虑

之以欺乎？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臣有和同以取悦，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

此九虑者，所以防恶也。”］

【译文】

有的人当官只是为了拿俸禄，对工作敷衍应付，不当回

事，随大流，跟着走，见风使舵，八面滑溜，瞻前顾后，左

顾右盼，就怕得罪人，就怕负责任，这种当官的，可名之曰

“具臣”———滥竽充数而已。

只要是领导讲的，就说：“讲得好，非常正确，非常重

要”；只要是领导做的，就说“做得对，带了个好头”。嘴上

这么说，肚子里却在暗暗揣摩主子的爱好，凡有所爱就投其

所好，及时上贡，来满足主子的声色之乐，把主子巴结得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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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通泰。渐渐的，当领导的不把这类专事拍马屁的官员当外

人了，互相包庇纵容，一起吃喝玩乐，不计后果，不考虑影

响。这种官员就叫做“谀臣”。

内心阴险奸诈，外貌谦恭谨慎，能说会道，讨人喜欢，

实际上嫉贤妒能，想提拔谁，就在上级领导面前尽说他的好

话，隐瞒他的缺点；对真正的人才，就在上级面前夸大、突

出他的过失，隐瞒他的优点，结果使上级赏罚不当，号令不

行，政策、法规不能贯彻，这类官吏就是“奸臣”。

有才智，有学识，干起坏事来更有能耐。掩饰他的过错

道理讲的振振有词，叫人们听了不由得不信服；辩论起来足

以形成一家学说，小则可以挑拨离间父子兄弟反目成仇，大

则可以在中央政府煽风点火，制造混乱。这种官员就是“谗

臣”。

篡夺权力，造成自己的势力，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整

倒别人，排斥异己，培植私人势力结成死党，形成自己的社

会势力；假传圣旨，到处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现，使自己显

得无比尊贵。这类官吏就是“贼臣”。

在人主面前阿谀奉承，鼓动、促使国王往邪路上走，背

后又把错误都推到国王一个人身上；结党营私，互相包庇，

欺上瞒下，不让领导人了解真实情况，使上上下下黑白不

分，是非不辨；暗地里宣扬领导人的过失，使全国老百姓都

骂国家领导人，闹得国际上都知道。这种官吏就是“亡国之

臣”。

这是六种类型的反面官员———“邪臣”。

当官的既然有六种类型的“邪臣”———不正派的官员，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他们混入各级机关呢？这就要讲究

—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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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邪之道。

［桓范说：“有的官员在小事情上忠心耿耿，工作干得不

错，但其险恶用心在于一旦手握大权，便实现他的大野心，

达到大不忠的目的；有的在小事上，在平时很讲信用，但其

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在大事上搞阴谋诡计，达到反叛的目

的。对这类官员不是应该预防其欺诈吗？

“有的官员表面上很有魄力，干劲冲天，实际上没有真

胆识；而有的表面上非常仁义，可在实际行动上却与仁义相

违背。这就要考虑，这些官员是不是在弄虚作假？

“有的官员专搞打击同事、贬低同僚的小动作，以达到

自己被信任、重用的目的，一旦委以重用，就使下情不能上

达，上面的计划、政令也不能向下传达。对这类官员，当领

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嫉妒心理在作怪呢？

“有的官员发表似是而非的意见，虽然很中听，但是中

了他的邪说就会乱了真理；或者发表貌似合情合理的意见，

一旦实行，就会伤害真正的贤能之士。对于这类官员，当领

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在进谗言？

“有些官员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就用不公正的赏赐鼓励

自己满意的部下，尽管这些人没有什么业绩；或者用奖赏的

办法收买人心，预支恩德；或者用不公正的处罚对待自己不

喜欢的属下，以此树立权威，尽管这些人有能力、有业绩。

对出于私心擅自赏罚的负责人，当领导的就得想想他是不是

奸佞之人？

“有的官员居心不良，存心要陷害某人，就采用明场上

抬举他，说好话，而暗地里却用阴谋诡计把他搞垮的手法；

或者要谋略什么事情，总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公事公办、一心

—猿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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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的旗号，实际上暗中却塞进了私货，假公济私，但手段

非常高明，做得不留痕迹。当领导的，就要警觉这类官员是

不是欺世盗名、欺君罔上之辈？

“有的官员专走上层路线，结交领导人左右的办事人员，

从而找机会向执政者说项推荐，以达到进身的目的；或者借

助领导人重用的、言听计从的人，巴结他们，依靠他们，以

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当领导的就应当考虑，这类官员

是不是有作伪的动机？

“有的官员永远随声附和，八面玲珑，有时甚至违心地

苟合别人，为的是不得罪任何人，一步步顺利地往上爬。对

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将来的祸患：关键时刻，利害

关头，他是不是也会这样呢？

“有的官员一门心思顺着上级领导的意志，专做上面喜

欢搞的事，专说上面喜欢听的话，为的是求得上级的欢心，

取得上级的亲信，而这些事、这些话对老百姓、对社会是好

是坏，他一概不去多想。这种官员，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佞

臣？”

【原文】

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冶谏而杀之，是与

比干同也，可谓仁乎？”

子曰：“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

在于存宗庙而已，故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悟。其

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为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

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

云：‘民之多僻，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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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春秋时郑穆公的女儿夏姬，后世称她为“一代妖姬”，

是当时的名女人，陈、郑等好几个国家都亡在她手里。据说

她好几十岁了还不显老，许多诸侯都被她迷住了。最初她嫁

给陈国的大夫御叔，丈夫死后，她和陈灵公及朝中大夫孔

宁、仪行父私通，搞得朝廷乌烟瘴气。陈国的大夫泄冶看不

下去，就向他们提出规谏。陈灵公自知理亏，无颜面对泄

冶，就买通一个刺客，把泄冶杀了。就这件事子贡问孔子：

“陈灵公君臣与夏姬淫乱朝纲，泄冶规劝，招来杀身之祸。

泄冶的行为与纣王时代的比干相同，能不能说泄冶的做法合

乎仁道呢？”

孔子说：“不能这样说，因为比干之于纣王，从私人关

系方面讲，他们是皇亲，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从公的方面

讲，比干是皇帝的老师。比干是为保住殷商的宗庙社稷，所

以他下决心牺牲自己，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使纣王悔悟，所以

比干当时的心理状态，是真正的仁爱之心。泄冶就不同了，

他只是陈灵公的部属，地位不过是个下大夫，并没有血缘上

的亲密关系，在陈国这样一个政乱君昏的国家，正人君子本

应挂冠而去，可是泄冶没有这样做。他以如此低微的地位，

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想用区区一身，纠正国家领导人的淫

乱昏庸，死了也是白死，一点用处都没有。像他这种作法，

爱国之心还是有的，至于说到忠、仁，却毫不相干。《诗经》

中有两句话：‘民之多僻，无自立辟。’意思是说，寻常百姓

一旦走到偏激的邪路上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的。泄冶就是这种人。”

—缘员—

名 家 藏 书

反

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